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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幾天
看到網上有
個帖子說旅
美歸國的華
人回到內地
各種不習慣
。軼事之一

是在公共場所為人開門，旁人側
目而視，不識好人心。二是對陌
生人微笑、點頭，被認為 「可能
有病」。三嘛，說話輕聲細語，
家人朋友擔心 「身體不好，中氣
不足嗎」？當然，不排除發帖者
故意搞笑，誇張了中美社會習俗
和文化方面的差異，看過一笑也
就罷了。但回帖者卻大為惱怒，
紛紛抨擊原帖，認為這是崇洋媚
外，故意抹黑同胞。甚至有人提
出，自曝其醜的 「柏楊體」可以
休矣。

柏楊所著《醜陋的中國人》
對國人的諸多不雅無禮之處多加
描述。記得有一則是某次柏楊的
韓國朋友評價說 「中國人嗓門大
」，他一時 「愛國熱情」發作，
回敬說 「韓國人眼睛小」。過後
一想，韓國人眼睛小小得 「別有
風味」，中國人嗓門大卻惹人心
煩，無可爭議，於是慚愧自省。

中國人的嗓門是否天生就比
別國人大暫且不論，這裡也先不
提是否所有中國人都犯了柏楊說
的錯誤。網上的反應讓我想到的
是林語堂多年前的雜文《中國有
臭蟲嗎？》覺得先賢果然了不起
，那時所描述的幾種情況如今居
然照舊適用。

林文描述，中外著名人士在
中國都市中一位女主人主持的沙
龍聚會，潔白的沙發套上爬過幾
隻臭蟲，大家驚愕之餘，表現各

異。辜鴻銘之流以此為國人精神文明的證明。
「國粹派」指出 「維也納、布拉格、紐約、倫敦

，都有臭蟲」。哥倫比亞的哲學博士說 「美國臭
蟲比中國臭蟲要好看得多」，主張中國要輸入加
利福尼亞種臭蟲。英國日報主編說英國沒有臭蟲
，為此報道西人在華生活困難，要求 「治外法權
」。 「民族宣傳家」矢口否認，說中國沒有臭蟲
，這些都是幻想、錯覺。 「黨部」說要警告談臭
蟲者，因為他們 「不愛國」。中國佛教徒則說，
談臭蟲擾亂清思，被臭蟲咬時保持快樂就行，無
傷大雅。

「胡適博士」主張無論國籍如何，都應該把
臭蟲捉得一隻不剩。而幽默評論家林語堂則高呼
： 「看啊，這裡有一個大臭蟲！多大，多美又多
肥，它在這時機跑了出來，在我們乏味的談話中
供給一些談論的題材，它是多麼巧妙又多麼聰明
啊！我親愛的美麗的女主人啊！不就是它昨晚吸
去你的血嗎？捉住它吧。捉住了一隻大臭蟲把它
捏死該是多麼有趣的事啊！」

嗓門大和有臭蟲不一樣，不是傳染疾病、百
無一利的致命傷。它可能代表健康、有活力，也
可能表示親熱、 「鬧猛」。嗓門低當然也未必就
素質高，涵養好。但和 「眼睛小」不同的是，公
眾場合 「嗓門大」影響他人，不再是面貌差別、
個性獨特的私人問題了。要和平共存，就要理性
自省。像本文開頭提到的原帖回應──說英國人
、日本人不文明的情況比比皆是；發帖者對同胞
指手畫腳，對西方文化盲目崇拜，有 「漢奸」之
嫌等，卻和林語堂文中提到的 「國粹派」、 「民
族宣傳家」和 「黨部」的論調何其相似。目前反
日運動高漲，大眾的 「民粹情緒」加劇，國人似
乎對 「挑刺」文字的容忍度更低，聞過則怒掩飾
的難道不是更深層的不安和自卑嗎？這才是真正
堪慮之處呢。

我國是菊的故鄉，
栽培菊花歷史悠久。古
往今來，不少名人餐菊
、詠菊、畫菊、養菊，
並為此留下了許多軼聞
逸事：

愛國詩人屈原在他
的抒情長詩《離騷》中，寫下了 「朝飲木蘭之墜
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春蘭兮秋菊，長無
終兮終在」的詠菊佳句，流露了詩人的愛菊之
情。

晉代陶淵明愛菊近痴，常常是 「採菊東籬下
，悠然見南山」，在 「秋菊有佳色」的環境裡怡
然自樂。自從陶淵明讚菊之後，菊花被人們稱為
「花中隱士」，而他自己則被後人冠之為菊花花

神。

三國時代，曹丕很喜愛食菊養生，且喜以此
食賜近臣故舊，其《與鍾繇九日送菊書》云：
「……故屈平悲冉冉之將老，思餐秋菊之落英，

輔體延年，莫斯之貴。請奉一束，以助彭祖之術
。」他希望能像屈原那樣以菊養老，像彭祖那樣
，餐菊長生。

唐代農民領袖黃巢喜愛菊花， 「颯颯西風滿
院栽，蕊寒香冷蝶難來。他年我若為青帝，報與
桃花一處開。」詩人為菊花開放在寒冷季節而鳴
不平，意味深長。

北宋著名文學家王安石與歐陽修對菊花落瓣
不落瓣曾有過一場爭論。一次，王安石寫了一詩
： 「黃昏風雨打園林，殘菊飄落滿地金。」歐陽
修認為百花中唯菊花不落瓣，戲笑王安石道：
「秋菊不比春花落，為報詩人仔細吟。」王安石

不服，說《離騷》就有 「夕餐秋菊之落英」句。

兩文豪的爭論被傳為雅談。
宋代楊萬里重菊花而鄙黃金，體現了詩人的

氣質和灼見： 「但捋青蕊浮新酒，何必黃金鑄小
錢。半醉嚼香霜月底，一枝卻老鬢絲邊。」飲而
且食，皆因一枝可以 「卻老」，詩人愛菊之情，
不言而喻。

宋代蘇東坡嗜食菊花： 「常食杞菊，及夏五
月，枝葉老梗，氣味苦澀，猶食不已。」宣稱
「吾以杞為糧，以菊為糗，春食苗，夏食葉，秋

食花實而冬食根，庶幾乎西河南陽之壽。」文豪
以菊養生盡在語句之中。

南宋著名畫家鄭思肖獨鍾菊花不凡的品性，
寫道： 「花開不並百花從，獨立疏籬趣無窮；寧
可枝頭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風中。」畫家頌揚了
秋菊藐寒風、鬥霜雪的錚錚風骨，字字璣珠，句
句華章。

《大公報》資深記者、我
的父親徐盈（一九一二年十一
月二十八日—一九九六年十
二月十一日）離開我們已經十
六年了，他老人家若在世，今
年該過百歲生日了。

記得一九七八年黨的十一
屆三中全會後，許多幹部被 「撥亂反正」，恢復名譽
，國家走上復興的道路。全國政協聯絡處的同志在每
年父親生日時，會帶着禮品及大蛋糕來看望父親。那
時，徐盈會與來看望他的《大公報》友人徐邁進、張
西洛、高汾、陸慧年、呂德潤及夫人等人一起合影，
其樂融融，全家沉浸在溫馨祥和氣氛中。

父親徐盈在一九三六年進入《大公報》上海版當
練習生，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抗日戰爭中的
大部分時間他與母親子岡在重慶度過。一方面作為地
下黨員，接受周恩來、董必武同志的直接領導，另一
方面作為《大公報》的外勤記者及戰地記者（後為採
訪部主任），寫出大量質量過硬的文章在國統區
發表。

當時，周恩來通過徐冰同志（後為中央統戰部部
長），要求他和子岡 「留下來，不去延安」，在重慶

「作後方的統戰工作，作文化界、實業界的統戰工作
。」周恩來還指示他在重慶 「協助《新華日報》的外
勤記者打開局面，在各條戰線的採訪工作中開闢
道路。」

徐盈按照上級指示，一直在複雜的政治環境中與
各方周旋，努力完成上級給予的任務。用他自己的話
說，他和子岡的 「工作特點是活躍在時局的中心，消
息的總匯，政治的複雜焦點」 上。抗戰初期，他在重
慶《大公報》上寫各種時政報道，從抗戰中期開始，
他的報道重點開始轉移到經濟領域中。從一九三五年
就開始寫的 「問題報道、旅行通訊」 到關注我國農村
現狀調查，進而開始逐步深入分析研究我國的經濟。
在《大公報》上他長期發表的經濟報道，對國民黨時
期的市場、物價、貪污腐化到糧食價格、房地產，從
大沽碱廠到天津的 「瑞蚨祥」，無不面面俱到。徐盈
手中的這支筆逐步成為民主鬥爭的武器和展現社會現
實的窗口。他的經濟文章既有對日偽時期國民黨腐敗
的揭露，也有對民族工業發展的讚譽和肯定，還有對
我國民族實業家的宣傳，對民族工業現狀的思考等。

因為上級的指示及工作的投入，徐盈逐漸與當時
我國優秀的民族企業家、實業界巨子范旭東、李燭塵
、侯德榜和吳蘊初及孫越崎等人成為摯友。

徐盈的經濟名著《中國實業人物志》註是對幾十
位民族實業家及他們從事的民族工業的宣傳及分析，
現在仍有人要求再版此書。

《北方工業》註是通過細心搜集由日方接收過來
的工業資料匯集而成，是對當時社會工業情況的冷靜
分析及對日本侵略野心的一個大揭發大暴露，也是對
戰時經濟的深刻思考。

一九三七年十月，徐盈按照《大公報》的安排，
與一批青年記者奔赴各戰區採訪。他受命渡過黃河奔
赴西北戰場，途中遇到的南下的火車上滿是達官貴人
的箱子，而北上的青年卻在唱着救亡歌曲徒步前進。
這更堅定了他抗戰的決心。

在山西，徐盈踏上五台山和其他青年記者一道訪
問了八路軍戰地總司令部。經彭雪楓將軍安排，徐盈
還在一片大白楊林的小樓中與敬愛的朱總司令做徹夜
之談。朱總司令 「樸實如農夫，慈和若老嫗，嚴肅似
鋼鐵」，給徐盈講了許多敵後游擊戰爭的戰略思想及
國共兩黨關係問題的見解，使徐盈受益匪淺。他的名
篇《朱德將軍在前線》、《踏上五台山》、《戰地總
動員》等在當時都反響很大。這些報道後來匯集成
《西線風雲》註；著名通訊 「在西戰場」也由《大公
報》上海版一九三七年登出。

這之後徐盈取道西安，西去蘭州，沿甘新公路一
直走到猩猩峽，考察了當時被稱為 「中國復興根據地
」的大西北各省戰時的政治、經濟狀況及民族宗教的
問題，寫成《抗戰中的西北》註及多篇報道，其中，
《西蘭風霜》、《最近的蘭州》、《死亡線上的喘息
》、《回教徒在甘肅》等篇引人深思，周恩來同志
曾專門誇獎他對西北的民族宗教問題的研究有價
值。

抗戰中，徐盈不斷為大教育家葉聖陶主辦的 「中
學生雜誌」寫文章，在葉先生的支持下，他跑過中國
十餘個省，記下各省市的風土人情及抗戰情況，這些
重要報道大多登在 「中學生」的 「戰時半月刊」上。
後來葉先生將徐盈的各篇報道匯集成冊，定名為《抗
戰中的中國》註，此書於一九四三年出版。今天看來
，這是十分珍貴的歷史資料。

《烽火十城》註也是徐盈重要的代表作之一。解
放戰爭時期（一九四六年），父親隨中共代表周恩來
、國民黨代表張治中及美國特使馬歇爾組成的軍調處
執行部乘坐軍用飛機飛越九省，行程一萬六千里視察
各地的停戰情況，寫出 「從張家口說起」、 「延安的
春天」、 「彭城走馬記」、 「北平軍調處執行部」等
十篇通訊。此書讓全國及世界公眾了解了共產黨的政

績，主張和平建國的誠意。他還用簡潔的手法，描寫
了聶榮臻、賀龍、蕭克、成仿吾等一大批中共領導者
的風采。

當時，北平（北京）、天津解放後，徐盈和宦鄉
、楊剛、孟秋江等同志受上級指示到天津接管了天津
《大公報》，他一邊在《進步日報》（由天津《大公
報》更名）作臨時管理委員會主任，一邊任國務院宗
教局領導。當時他常去天津市委了解宗教改革的情況
。天津較早開展了天主教、基督教、三自運動（自立
、自傳、自養），在他的指導下，青年記者寫的天津
方面宗教報道受到中央及上級的重視。

一九七八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徐盈老驥伏櫪，
又給香港《大公報》撰寫了許多文章。香港《大公報
》多在 「特約、專稿」欄中登出。他寫地質學家李四
光、尹贊勳、裴文中、黃汲清；寫文學巨匠沈從文、
葉聖陶；寫馬敘倫、蔡元培；也寫艾思奇、陳岱孫
……八十年代他和多位作家、學者，使《大公報》的
副刊園地增添生氣和光彩。

八十年代香港《大公報》費彝民社長來京開會，
徐盈與社長、大公報友人頻頻舉杯，歡聚一堂。母親
子岡癱瘓時，費社長還親自批准捐贈了輪椅。

父親是一位思想睿智、知識豐富的人，也是才華
橫溢的多產作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他熱愛生育他
的祖國，山山水水、沙漠河流常在他筆下流淌，民生
疾苦、國家的危難也總在他筆下顯現。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他生命中的另一面：一個低調
、平常、內心極其平靜而又樂於助人的人，一個將名
利、個人得失看得像鴻毛一樣輕的人。

「心底無私天地寬」，在 「運動」頻多的日子裡
，他不叫苦，不喊冤，繼續默默工作。有什麼工作就
作什麼工作。無止的勞動，地位的驟降，未使他
沉淪。

他善於給予，不會索取。他常常熱情地幫助困難
中的人找工作，以至於多少年後這些人會找到我家來
，說 「想看看徐盈」， 「當年要不是他，我就……」
二○○二年，業已白髮蒼蒼的一位老人來到我家，和
我這個晚輩照了相，向我們後人敘述着父親幫他找工
作的經過。在暮年還要回憶當時困苦的往事。

父親文章好，人緣也好。《大公報》同仁們都稱
他為 「徐老大」。當年天津《大公報》的一位老記者
回憶說 「徐盈在一九四九年已經是臨管會領導，可是
來了新同志，他還親自給他們倒洗腳水。」

他對朋友熱情的像火一樣，對社會和國家的事極
其重視。他會與王冶秋先生策劃怎樣按照許廣平女士
的囑託保護魯迅故居，以至其中的遺物不丟失；他會
在社會上輾轉奔跑，幫助製碱專家侯德榜先生在公司
合營的儀式上簽字……對自己，卻不知道參加革命時
間，苦難之時也鬧不清自己降了多少級別及工資……

他的智慧和精力，給了自己深愛的新聞事業和祖
國；他的愛，給了社會，給了善良的人們，給了夫人
子岡，也給了我們晚輩……

八十年代在美國定居的《大公報》出色戰地記者
朱啟平伯伯（名著《落日》作者）來京時專程到我家
，並立即帶我去給他買下全套新被褥，說 「一定要讓
徐老大舒舒服服地養病。」

在父親的老屋中，摯友書畫家王禹時先生的一幅
字 「神情既往，笑傲人生」被長久的裱在牆上。

香港著名作家曾敏之先生賦詩這樣評價他：
「蟄居陋巷有高賢，家國縈懷不計年。

斷簡殘篇珍重意，拳拳都寄董狐箋。」
他還說 「徐老大的生命之火，曾於中國漫漫長夜

中閃爍。」
是的，在生命的長河中，父親浪險時堅毅沉着，

風平時真情洋溢。他的這條船，無私、艱難而勇敢地
向前行駛着，行駛着……

今年的雪花滿天飛舞的季節又來到了，親愛的父
親，在紀念您百歲生日的時候，這潔白的雪花也在為
您祝福，願您在天那邊寧靜安康！

二○一二年十一月
附註：

《中國實業人物志》，中華書局一九四八年二月
第一版

《北方工業》，（通訊報道集）一九四七年十二
月北平中文出版社

《西線風雲》，《掃蕩報》工務課一九三八年
《抗戰中的西北》，漢口生活書店 一九三八年

三月
《抗戰中的中國》，中學生雜誌社（重慶） 一

九四三年十二月
《烽火十城》，北平文萃社 一九四六年四月

寬
容
可
以
創
造
價
值
，
也
可
以
創
造
文
化
。

一
百
二
十
多
年
前
，
在
法
國
巴
黎
的
戰
神
廣
場
，
矗
立
起
了
一
個
用
鋼
鐵
搭

建
的
高
塔
，
這
個
高
塔
的
出
現
遭
到
了
民
眾
的
強
烈
反
對
。
有
市
民
認
為
它
不
倫

不
類
，
影
響
了
巴
黎
的
市
容
，
報
紙
每
天
都
刊
登
市
民
憤
怒
的
質
問
信
。
連
小
說

家
莫
泊
桑
也
痛
恨
它
，
認
為
它
與
巴
黎
文
化
格
格
不
入
。
當
有
人
看
到
他
每
天
在

塔
下
的
餐
廳
用
餐
，
莫
泊
桑
回
答
說
：
﹁因
為
這
是
唯
一
在
巴
黎
無
法
看
到
它
的

地
方
。
﹂

這
個
當
初
為
了
紀
念
法
國
大
革
命
一
百
周
年
，
也
是
世
界
博
覽
會
的
臨
時
性

建
築
讓
法
國
人
無
法
容
忍
。
這
樣
鋪
天
蓋
地
的
反
對
輿
論
，
讓
鐵
塔
的
設
計
者
古

斯
塔
夫
．
埃
菲
爾
也
十
分
難
堪
。
不
過
，
他
在
設
計
時
遵
照
了
官
方
的
意
願
，
這

並
非
是
一
個
永
久
的
建
築
，
在
世
博
會
結
束
後
是
可
以
輕
易
拆
除
的
。

埃
菲
爾
鐵
塔
﹁命
懸
一
線
﹂
。
但
有
一
部
分
巴
黎
人
發
現
，
高
高
聳
立
的
鐵

塔
具
有
優
異
的
通
信
轉
播
功
能
。
就
是
因
為
它
具
有
這
個
功
能
，
拆
除
鐵
塔
的
動

議
被
暫
時
擱
置
下
來
。

時
間
是
最
好
的
﹁寬
容
劑
﹂
，
人
們
對
它
的
攻
擊
慢
慢
開
始
消
停
。
隨
後
，

一
戰
爆
發
了
，
鐵
塔
再
次
發
揮
了
它
在
軍
事
通
信
方
面
的
功
能
，

這
個
當
初
被
人
無
法
容
忍
的
鐵
塔
卻
成
了
戰
爭
中
的
﹁功
臣
﹂
。

鐵
塔
終
於
躲
過
了
被
拆
除
的
命
運
，
它
可
以
光
明
正
大
屹
立

在
巴
黎
了
。
截
至
目
前
，
埃
菲
爾
鐵
塔
接
待
了
兩
億
多
人
的
參
觀

，
是
世
界
上
參
觀
人
數
最
多
的
付
費
紀
念
碑
。

巴
黎
之
所
以
擁
有
埃
菲
爾
鐵
塔
，
世
人
現
在
還
能
看
到
它
，

都
是
因
為
當
初
的
寬
容
。
但
也
有
歷
史
學
家
認
為
，
對
埃
菲
爾
鐵

塔
的
寬
容
，
就
是
一
件
本
應
該
如
此
的
事
情
，
只
不
過
它
當
時
沒

有
被
人
接
受
而
已
，
事
實
上
它
就
是
為
巴
黎
而
生
的
，
它
能
存
活

下
來
，
這
其
實
是
理
性
、
人
類
文
明
的
勝

利
。

把
寬
容
作
為
人
類
文
明
來
解
讀
，
是

有
道
理
的
。
人
的
發
展
，
社
會
的
發
展
，

說
到
底
就
是
從
﹁非
理
性
﹂
到
﹁理
性
﹂

，
一
個
社
會
越
﹁理
性
﹂
它
就
會
越
文
明

，
這
個
社
會
越
文
明
它
就
會
越
寬
容
。

美
國
紐
約
有
個
﹁寬
容
博
物
館
﹂
，

博
物
館
的
主
題
是
寬
容
，
希
望
世
界
上
不

同
宗
教
、
不
同
信
仰
、
不
同
文
化
背
景
的
人
能
夠
相
互
對
話
，
相

互
包
容
，
以
相
互
促
進
的
方
式
生
活
在
一
起
。

對
於
寬
容
，
美
國
華
盛
頓
總
統
曾
說
過
這
樣
一
段
話
：
以
前

的
寬
容
讓
人
覺
得
，
好
像
是
因
為
某
些
人
大
度
，
別
人
才
能
享
受

到
自
然
權
利
。
其
實
每
個
人
的
權
利
都
不
是
由
別
人
的
寬
容
所
賜

予
的
，
他
們
本
來
就
應
該
享
有
。

這
是
一
段
十
分
精
闢
的
論
述
。

在
中
國
傳
統
文
化
中
，
﹁和
﹂
是
一
個
精
髓
，
說
白
了
就
是

﹁寬
容
﹂
。
中
國
源
遠
流
長
的
佛
教
文
化
也
是
如
此
，
佛
教
倡
導

﹁四
姓
出
家
，
同
為
釋
氏
﹂
，
不
論
高
低
貴
賤
，
只
要
肯
發
心
向
道
，
佛
都
包
容

接
引
，
成
為
佛
家
子
弟
。

不
包
容
、
不
寬
容
，
並
不
是
中
國
文
化
的
正
統
。
反
言
之
，
如
果
一
種
文
化

不
能
堅
持
這
種
的
理
念
，
那
麼
它
也
無
法
走
得
更
遠
，
無
法
融
入
浩
浩
的
世
界
文

明
潮
流
中
。

前
段
時
間
在
報
上
看
到
一
則
中
國
內
地
人
對
﹁寬
容
﹂
和
﹁不
寬
容
﹂
的
調

查
結
果
：
當
代
中
國
人
最
寬
容
的
事
是
：
在
正
當
自
衛
狀
態
下
殺
人
、
安
樂
死
、

獨
身
生
活
、
離
婚
、
人
工
流
產
。
最
不
寬
容
的
是
：
吸
毒
、
嫖
娼
、
賣
淫
、
貪
污

受
賄
、
司
機
肇
事
（
撞
車
）
後
潛
逃
、
不
敬
重
父
母
或
老
人
、
偷
稅
漏
稅
、
收
藏

贓
款
贓
物
、
見
死
不
救
、
同
性
戀
、
性
自
由
。

人
們
對
各
種
行
為
的
寬
容
和
不
寬
容
的
回
答
，
反
映
了
一
種
社
會
道
德
水
平

，
其
實
也
是
一
種
文
化
水
準
。
有
位
專
家
說
，
這
則
調
查
結
果
說
明
，
當
代
中
國

人
已
具
備
了
普
世
的
價
值
觀
，
與
西
方
發
達
國
家
人
們
的
﹁好
惡
﹂
接
近
。
不
要

小
看
了
這
個
調
查
結
果
，
假
如
人
們
置
身
於
﹁寬
容
﹂
的
潮
流
中
，
最
終
可
以
推

動
人
類
文
明
的
前
進
。

嗓
門
大
和
眼
睛
小

純

上

家國縈懷不計年 徐 東

——紀念父親徐盈誕辰一百周年

名
人
與
菊
花

繆
士
毅

寬容的價值 陸 地

早在幾年前有一些紀錄
片宣稱，依據瑪雅曆法，二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是
「世界末日」。對這一傳言

，當然絕大多數人是不會信
以為真的，但也有些人是將
信將疑，甚至還有個別人心

惶惶的。現據新華社報道， 「二○一二：瑪雅預言成
為歷史」文物展十月二十六日在美國第四大城市休斯
敦開幕。展覽的重點是通過介紹瑪雅的曆法，揭示所
謂 「世界末日」將於二○一二年底來臨這一傳聞的謬
誤。它引起世人的關注。

說到瑪雅曆法，先要在此簡介一下瑪雅人
（Maya，以前曾譯作 「馬亞」）相關知識。瑪雅人
是中美印第安人，語言屬印第安語群的瑪雅─基切語
組，約三千年前已定居中美。公元前後到十六世紀，
在今墨西哥尤卡坦地區和危地馬拉、洪都拉斯等地建
立過若干奴隸制城邦。據說全盛時代人口曾達一千四
百萬。他們有基本上統一的文化，史稱瑪雅文化。公
元前後發明了數學上 「○」的符號和二十進位的算法
；有象形文字。公元初創造了精確的曆法和穹形建築
藝術。信多神。他們有高度發達的農業，但尚未使用
金屬工具，僅知用黃金和紅銅為裝飾物。瑪雅文明十
世紀後開始衰落，十六世紀時被西班牙殖民者摧毀。

「二○一二：瑪雅預言成為歷史」展覽由休斯敦
自然科學博物館舉辦。它展示了瑪雅近三千年的文明
歷史，展品近一百五十件，既有陶瓷、寶石和純金雕
刻品，也有拓印、照片、瑪雅建築的複製品等。重點
是要讓觀眾明白所謂 「世界末日」的預言並無科學依
據，是對瑪雅曆法的歪曲。

從展覽中人們可知瑪雅文明有高度發達的數學、
天文學及曆法。通過視頻和電腦成像的圖片向觀眾介
紹的瑪雅曆法原來有多種，其中一種曆法的終止日期
是今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但這一天並不是世界的終結
，而是新一輪曆法的開始。

此前所謂 「世界末日」的傳言，是有人故意歪曲
這一曆法，把曆法本身的終止日期也即新一輪的開始
日期說成是 「世界末日」。這好比我們中國出版的
「萬年曆」，許多 「萬年曆」都只編到本世紀末，難

道也可以說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是 「世界末日
」？反正今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即將到來，看是否 「末
日」。

歪曲瑪雅曆法
余仁杰

文文
化化
什錦什錦

人人
生生
在線在線

人人
與與事事

往往事事
鈎沉鈎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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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盈子岡夫婦攜子合影 （《》資料室圖）


